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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历史老人说，你来自远古洪荒。
1.
如果说，南国之南的昌江是座醉美天下

之城，那么昌江的霸王岭就是夜空里那颗最
明亮的星星。

“雨林，昌江之瑰宝”。拥有两千多年底
蕴的郡县，折射出一种别样光芒。来自太平
洋季风里的水汽和东升西落的阳光，将霸王
岭乳养得郁郁葱葱。一份关于山野关于生命
的箴言，一直在这片山岭里浓缩沉淀。

据说，每逢开花，半空也会繁花似锦，芬
芳四溢，奇特而瑰丽的景色令人眼花缭乱。
风景里的味道，在一番解读之后，会发觉自己
面对的是一个未知世界。

她是不是脱离尘世，是不是通灵隽永，是
不是气质绰然？走进霸王岭，揭开它的面纱，
实在是一种无法抵抗的诱惑。

霸王岭，我穿过世俗目光，让心停留在连
绵不绝的绿里。在一片片苍翠之中，诗的潮
水开始泛滥。飘过万水千山的疲倦已经放
下。要阅读的是霸王岭，要感受的还是霸王
岭。

2.
山，被阳光撩开面纱。林荫小道开始排

出一路蜿蜒与清新，燥热与喧嚣了无踪迹。
绿色叠着绿色，露珠映着露珠。
走进一片绿里，就会发觉生命是一支清

唱的歌，那漫山遍岭的绿该能编排出多少支
恣意的歌？于霸王岭来说，毋须附着人类的
信仰，见性见心，自己的名字就叫自然。

在霸王岭上，我仿佛遇上南国第一缕晨
光，它温暖心底的每一个角落，无数想象从这
里像蝶儿一样张开翅膀。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的诗句，信手
拈来。也许，前方的转角处就住着一位高深
莫测的隐士。

一串串光圈幻化成凌空仙女，缥缈出林
下的七彩，在有限的空间里绚丽出触手可及
的美。须臾之后，绚丽碎了，荫下便留下串串
关于生命的传说。

盘根错节的词语出现了。你只有亲眼
见过，才知它的内涵。山岭的风情就筑在
这些没有章法的根上吗？我见过许多瀑
布，听到“树瀑布”的称谓还是头一遭。那
些榕树为了把根系插入地下，竭尽全力地
用上百条气根将一块比房子还大的石头包
裹起来。远看，树根随形就势就像真的瀑
布一样。

分辨不出谁是谁的根，毕竟根脉相连，很
难从里面理出个一二三四出来。

“直立如屏的板状根”像一堵墙横亘在前
面，“老茎生花”的奇异有些匪夷所思，“独木
成林”的壮观一笔又很难写尽。诸多神奇的
细节，让雨林越加丰满。

三棵树的纠缠，让人也说不清谁是谁的
谁。既然一起，就要勠力同心众志成城地向
着阳光。

鸟儿也是艺术家。在插根筷子也发芽的
雨林里，它把鸟巢蕨的种子衔到陆均松的树

干或树杈上，长出一簇簇叫“空中花篮”的植
物。这些鸟巢蕨，本该长在地上，遇上懂艺术
的鸟儿，也只能离开故土随遇而安了。

绿海行舟，我仿佛从现代社会一下穿越
到洪荒上古的年代。

3.
最大的天然南亚松林、最大的野生青梅

海林、最古老最大的野荔枝林，与霸王岭结下
了不解之缘。

每个地方都该有自己的头领。在这里，
就叫“参天大树”。洼地沟谷的大树，傍一湾
溪水。它的高大，完全超乎人的想象。同样
是生命，它有它的世界。我带着近乎膜拜的
心情慢慢靠近，看它枝叶婆娑，看它树藤万
千。

“树神”“树仙”“树王”的千年古树，比比
皆是。野荔枝树王、陆均松王、天料木王……
它们是霸王岭最忠贞的见证者。在昌江县城
还是蛮荒之地时，有一棵陆均松在这里就已
守了五百年的寂寞。

柚杉、蝴蝶树、红绸、榕树……上千种树，
每个树种就有一位王者高高在上。无一例
外，它们都和谐相处，守着亘古不变的自然法
则。上千位“王者”，耸立于山岭，耸立成一部
百读不厌的经典。在我想来，它们当是连通
天地的萨满，三界五行，它都可以抵达。一个
树王，就是一把金灿灿的钥匙，可以打开一个
部落的大门。每个树的群落，那份壮观和神
奇都可以大书特书。

叫不上名字的灌木丛和野芋头，太眼熟
了。种类繁多的野生花卉却见所未见，闻所
未闻。海南梧桐、刺桐、假杜鹃……在有限的
空间里争分夺秒地葳蕤或盛开，就如江南人
家养的盆景，无论大与小都要在恰当的时光
里展示生命的底蕴。我以惊奇的目光，与它
们对望，它们生命里的从容将我稳稳攫住，从
肉体到灵魂。这里也是一个社会呀，只是没
有人类能听得懂的语言罢了。

原始热带雨林、山地雨林、山地常绿林和
山顶矮林，与林下花草，层次分明，一幅水乳
交融的画卷铺满了视野。

一只可爱的蜥蜴，对冒冒失失就闯进自
己领地的人，似乎很宽容，一心趴在树干上享
受背上的一线阳光。

4.
藤，这千万年前的精灵，穿越时空坠入红

尘，向我的笔下靠拢。
一份坚韧的美，究竟需要经历多少道工

艺才能像孔雀那样开屏？
树有多高，藤就能攀多高，这需要多么

精湛的技艺？在密密匝匝的林海中，阳光
是一种奢侈的东西。它拿出浑身招数，攀
了树干攀树枝，攀了树枝攀树叶，向上，向
上，再向上，只有把自己拽到阳光里面，才
可以枝繁叶茂，才可以在雨林这个大舞台
上睨视众生。

树缠藤，藤缠树。缠成虬龙，扭成麻花，
这样才可以让生命得到全方位的展示。游
龙、凌空、飞渡，好像许多词语在这里都派上

了用场。一条条碗口般粗、数百米长的树藤
在林中游走，往返穿梭，从这棵树伸到那棵树
像蟒蛇一般。陡然遇上，心情肯定是非常紧
张的。有谁知道，它长成这般需要经历多少
风雨沧桑？

摒弃所有欲望，只是一个劲地生长，哪怕
再大磨难，也要顽强。对生命的诠释，无形之
中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5.
山上一盘棋，世间几千年。
四下里走走，哪都是风景，即使避得开

霸王金鼎、聚宝峰……无处不在的山高水长
又如何避开？我摸着掌心的叶片推算，有
多少个春天来过，又有多少个秋天从这里
走开。

一条浅溪在黄绿色的苔藓和蕨类匍匐的
岩石中开出一条道来，石上绿箩就在边上摇
着。沿着涧溪溯流而上，裸露的巨石常年被
冲刷，自己已经去掉了棱角，可油绿的青苔不
离不弃，仍然年复一年地随着它。

“霸王圣潭”盛满了一岭风情。
水声迎面，绵延不绝且越来越大，似乎欲

将故事说得悬念迭起。瀑布不请自来。它悬
在光滑的石上，悬出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
宽数十米的雅加情侣瀑布，五级就是五个音
阶。它从天而降，宛如一气呵成的旋律。天
河直坠的豪迈，就从这些水与石的纠缠之中
生出。它似银瓶乍裂，莽莽撞撞之际摧金捣
玉，仿佛积蓄千百年的力量都化成崖壁云烟
里的白龙。

几棵参天的树木旁，是观赏或倾听飞瀑
最佳的地点。一场关于山岭的对话，在这里
无时无刻不在说着。诗里的水就该是这样
的，若莲花盛开，长出一瓣又剥落一瓣，然后
再长出一瓣。

6.
赋予昌江玉灵魂的是热带雨林的万千风

情，而赋予霸王岭灵魂的是那若隐若现的长
臂猿。

北宋文学家苏东坡被流放海南时，一定
看到过海南长臂猿的。要不，怎会留下“柏家
渡西日欲落，青山上下猿鸟乐”的诗句。

长臂猿，人类最孤独的近亲，成了这里的
“山大王”。它们是这里的“土著居民”。一份
野性，在这山野里肆意张扬。

它们从一棵树移动到另一棵树上，像飞
一样，真是像一个个飞将军。也正如此，想一
窥真容又何其难，只能从它们发出的声音里
去揣摩它们的喜怒哀乐。

在山风飒飒里，我似乎听到悠长啼声，正
招朋引伴，正呼儿唤女。

为什么这里还有世上仅存的长臂猿？这
里丰富的野生荔枝、海南蒲桃，是它们最喜欢
的食物。你给它们一片丰饶的空间，它们就
会给你一片传奇的天空。你远远地瞅着山
岭，没准它们正在树上悄悄地瞅着你。

巍巍群山、莽莽林海，我该用一支什么样
的笔来书写霸王岭的风情，又该用一颗什么
样的心来歌唱霸王岭的神韵？

一
稻田里的牯牛，海风中的牯牛
尾巴垂向暮晚，尖角戳进鼓皮的牯牛
唇间含着杂草，低声饮着雨水
它们在时光中默默站立，脊背上
扬起长鬃。它们用二十年时间
就演绎完了一生，也许就是哞的一声
就结束了。等一头雄牛
沿着夕阳飞下山岗
挖出它藏在泥土里的身影
它尘土飞扬、拼命吼叫
我看见苗寨里的那片牛头阵
突然就卷起了一阵狂风。棕榈
宽大的叶子，在天空摇摆
仿佛一群幽灵在冲锋

二
龙船树，鸡蛋树，三角梅
芒果，木棉，椰子，龙眼树
桫椤树……都成了南岛猕猴的天堂
我们根本不用在这个时代牧养它们了
它们的家在树冠上，它们的伴侣
在白云上。当我们幻觉出现
那里就成了它们飞跃生活的广场

它们沐浴，恋爱，娶妻生子
群起搏杀，为一个人的后宫添置新娘
伤痕累累的红脸膛汉子
在游人中游荡，它心里藏着王子的
愤怒，也藏着盗贼的理想
世上的美女，即使都被霸主占有

它仍然有把森林里的宫廷
彻底掀翻的渴望，就像它突然
抢走我手上的水瓶
坐在树冠上远远向我窃笑一样

我曾经在半夜尝试跃过海堤
去捕捉大海上摇晃的月亮
这和它们在井里捞回月亮的心愿
是一样的。而成千上万枚月亮
已经挂上树顶，只有它的碎片
仍像金子，洒在夜幕静静的海面上

此时，一个沉睡的王国
即使头顶上跳出多少颗新的星辰
也不会改变它甜美的梦乡

在陵水（节选）

■ 北野

那日，与两位友人一起，去看看黎家茅
屋。这是我蓄存已久的心愿。

这是一个被重重大山严实包裹着的村
寨。原以为这样的村寨，必定是茅屋连着茅屋
的一个个院落了，却不承想这村寨全是样式一
样的平顶砖房。村里人说，这新房是政府资助
他们建造的，已经两年了。我这才记起近年来
政府启动的民房改造工程，这无疑是政府为黎
家人做的一件大好事。我们这时却有些遗憾：
这么大老远地跑来，竟看不到茅屋。脚步懒懒
的，正想往外走，这时随着一位老者的指引，却
看到村外掩映在绿竹丛中的一排茅屋，不由得
一阵欢喜：啊，我们终于看到茅屋了！

我迫不及待地跨过几道田埂，奔向茅
屋。茅屋里没有人。没有人的茅屋门却敞开
着，我们不敢贸然进入。顺着敞开的门，我看
到屋内的一切：一张用细木棍扎成的木床，紧

靠在西墙上。屋角堆放着犁耙刀镰等农具。
屋中央是三个石头支着一口铁锅的火灶，灶
旁放着一只瓷盆，盆里装着碗筷。茅屋被长
年的烟火熏染着，已经发黑。以前的黎家人
的日子，就是在这茅屋里度过的么？这茅屋
已度过多少春夏秋冬？经受了多少风霜雨
露？我想象着茅屋的出现，必定是黎家人游
猎生活的结束。想象着他们世代生活在茅屋
里，生儿育女，繁衍生息。

目光滑过眼前的茅屋，我看到不远处一
些更为低矮的茅屋，默默挨在山脚下，像一段
流逝的岁月，想来这就是黎家人的寮房了。
我从过去的阅读中，早已知道这寮房的功
用。茅屋外正有阔大的芭蕉叶在微风中轻轻
地摇曳，蟋蟀在草丛中叫得亲切动情，那种甜
蜜那种诗意，是外人无法体会到的。

茅屋虽然低矮，却也别致。它的每一张

茅草片，每一道篱笆墙，都精心编制而成，都
是黎家人智慧和汗水的结晶。在炎炎烈日
下，它带给屋里人的是一片清凉。在朦胧的
月光下，在溪流的细语中，在凤尾竹的绿色姿
容里，它带来的是一片平和的心境，一种梦幻
般的感觉。它贴近自然，更贴近人心，更耐人
寻味。茅屋显示了黎家人的生存智慧，同时
也与黎家人的勤劳、纯朴、善良的品质融为一
体，体现了一个民族最基本的文化——茅屋
文化。那些美丽的传说，那些欢快的舞蹈，那
些动听的歌谣，便是这种文化的结晶。因此，
它无论多么简陋，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保
持着它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虽然将来随着社
会进步，它也许会很快消失，但其特有的文化
内涵，比如那种勤劳勇敢、纯朴善良的品质，
那种亲近亲热的情感，将永远不会泯灭，将与
黎家的山水一样绵长。

又是一年三月，在春
暖花开，草长莺飞的季
节，一个被春色装扮的广
场上，我被一个吹奏鼻箫
的老艺人迷住了。她的
箫声以及她的忧郁，像一
把利剑刺中了我，亦像幽
谷中独放的幽兰，暗香徐
徐，深深打动了我，让我
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她身穿黑色的上衣，
色彩斑斓的筒裙，头上戴
着绣有各种图案的头巾，
胸前戴着挂满银坠子的
银排，正全神贯注地吹奏
鼻箫。她不需要乐谱，吹
奏的是她心中的歌，其实
在她的心里已经吹了无
数次了。箫声低沉、浑
厚，与她忧郁的神情浑然
一体，塑成一尊雕像的静
美。她沉醉在箫声旋律
所蕴含的情景中，目不转
睛。她沉醉在箫声里，而
我沉醉在祖先的往事里。

箫声的旋律充满了
整个广场，悠远、凄清、苍
凉，不断穿越时空，穿越
大地，在山水间，在心灵
深处泱泱流淌。流淌千
年悠深的眷恋，涌动着黎
族子孙万年不变的情
怀。时光在逗留，每一个
音符跳跃着她那美好的记忆，通过箫声
袅袅而弥散，只有真正听懂的人，能够感
知。

生于斯，长于斯，充盈于斯。
我对黎族的鼻箫是再了解不过了。

勤劳聪慧的黎族人，不仅能歌善舞，而且
能制作出异彩纷呈的乐器。在异彩纷呈
的乐器中，鼻箫是最有特色的一种乐器，
几乎在海南岛生活的黎族男女都会吹奏。

黎族鼻箫，因用鼻子吹奏而得名，黎
语称“屯卡”，是黎族古老的乐器。鼻箫
有四个孔，60厘米长，管径1.6厘米。有
着黎族姑娘亭亭玉立身躯的鼻箫，秉承
了黎族先人们容纳百川的浑厚。以山竹
作箫身，在身上凿四个孔，于是鼻箫和人
同时有了相通的灵韵。演奏时，将鼻箫
放在鼻孔，通过鼻孔的气息和手指在箫
孔上的变化，发出悠扬的声音。黎族女
人像一生钟爱自己的男人一样钟爱着鼻
箫，她们随身携带，随时吹奏。鼻箫的每
一音符，都绽放着黎家人美丽的爱情之
花。于是，黎族祖先把制作和吹奏鼻箫
的技艺，传授给自己子孙后代。

黎族青年男女以吹鼻箫相亲相爱，
擅长吹鼻箫者，备受青睐。当他们的箫
声沾满三月花草的清香，应和着清泉，飘
向四野的时候，他们的情感世界也因此
变得丰饶，生活变得美好。眼前的这位
鼻箫老艺人，曾经也像所有的黎族青年
男女一样，因箫声而美丽，生活像箫声一
样美好。然而，婚后生活的拖拽，无暇顾
及她心爱的鼻箫，如今儿女长大成家立
业，拥有大把时间的她，再度抚摸鼻箫的
时候，已经是一个古稀的老人。

老人像与初恋情人久别重逢，她内
心被尘封的炽热与柔软，随着箫声飘
扬。她将心中的许多曲子，一一翻列出
来，让那些谙熟的旋律，百年山兰酒香般
的箫声，从鼻尖散溢出来。循着草和花
的芬芳，伴随着山歌声，锣鼓声，在上空
缭绕，又顺着春风飘向远方。

箫声仿佛是三月的春风，吹暖人们
的心，又仿佛是春雨，滋润人们的心田。
人们血脉里沉睡已久的记忆顿然被唤
醒，记起一个民族古老的历史。

时光从鼻尖溜走，她在忧郁。忧郁
鼻箫失传。她成了鼻箫传承人，进校园，
走社区，带弟子，传授吹奏鼻箫技艺。

我在她身上，看见时光的流逝，她的
忧郁就成了我的忧郁。保护鼻箫就是保
护民族文化遗产，更是保护人类自己。

白沙是古老的。一山山、一岭岭密密匝
匝的森林，保存有中国最名贵的花梨、青梅、
绿楠等珍稀木材。有十余种国家一二级保
护动物，腾跃在密密的林间深处。远远看
去，一片片近乎原始的林子，静物般矗立在
这片土地上，无声地述说着它的绵长和悠
久。那一座座的黎族、苗族村寨，则像一颗
颗珍珠，散落在一座座群山下。

如果说古老的土地留存了名贵的奇珍
草木，那么，历经千年风雨的船型屋，则同样
见证了白沙这片土地的古老，见证了这片土
地上文化的悠久。

船型屋的由来，据说是黎族同胞为纪念
渡海而来的黎族祖先而建。作为黎族最原
始的居住形式，船型屋的墙体用泥土筑成，
屋形狭长，屋檐低矮。屋顶外形像船，内部
与船舱也很相似。船型屋就地取材，取之于
自然，富饶的海南岛给黎族人提供了丰富的
建材，木材、竹子、藤、茅草等天然易得的有
机建材，十分环保，拆建也方便，鉴于这些优
点，船型屋得以世代流传。

这是黎族的文化。
中华民族的文化。
白沙是年轻的。今天的白沙，村村通公

路，通到家门口。一条条公路由窄变宽，由弯
变直，由线成网，把乡村和外面的世界连在了
一起。数不清的公路，成了山区村民奔向幸
福生活的起跑线，也把现在和未来连在了一
起。因了公路，心底的梦想变得不再虚幻。
白沙便打开了通往外面世界的道路。

白沙是宁静的。走进村庄，能感受到
的，是村庄的宁静，光阴的淡泊。村道的旁

边是房舍。房舍前的小院里，阿婆端着簸箕悠闲地择菜，阿伯
则坐在小桌旁，捧着水烟呼噜噜地吸，这是一幅久违了的田园
场景，古老得就像旧时的连环画，令人遐思神往。也让人不免
觉得，即便风儿到了白沙，恐怕也会变得舒缓起来，怕一不小
心会惊扰了这里的散淡。便暗自心动，只觉得这里才有自己
梦寐已久的慢日子。

白沙是丰腴的。白沙的大地上，分布着肥美的田野，无边
的森林，青青的草地，潺潺的溪流。从白沙县城出来，自驾车
随意奔驰，大地上满目清新，美不胜收。鬼斧神工的山岭，涓
涓细流的小溪，从一滴清露到一峰山峦，从耸耸绿草到绵绵翠
林，都完整地保留着大自然最美丽的元素。雄峰显耀峥嵘，沟
壑隐藏着迷离，溪水碧透着清纯，层林粗放傲然，处处溢出强
悍的野韵，生命的力度。

这里还有中国发现的第一个陨石坑。据朋友介绍，白沙
的陨石坑，是距今7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坠落此处爆炸形成
的陨石坑。白沙有霸王岭森林自然保护区，保护区里的原始
森林、奇花异草，都有很高的旅游价值。有邦溪坡鹿自然保护
区，保护区里有海南坡鹿等多种珍贵动植物。白沙还有令人
心动的红坎瀑布。

白沙之美，美在水资源异常丰富。白沙县境内，有南开河、
石碌河、珠碧江三大河流，千百年来，它们滋养了白沙一代代儿
女，是白沙人心中的母亲河。除了这三条大河，白沙还有数不
清的涓涓小溪。可以说，在白沙，有山便有水，有村便有泉，山
和水、水和村庄密切相连。山因水而雄壮，水因山而妩媚，群山
怀抱里的村庄，则因山水而更加灵秀。白沙的山山水水、村村
寨寨，构成了白沙一幅绝美的景色。你不得不相信，有了这充
足的河、溪、泉，便一定会有风调雨顺，会有令人陶醉的田园，无
论走到哪里，便都会有拂也拂不去的难以化解的浓浓乡愁。

在朋友的推介下，我们追溯历史的长河，来到了鹦哥岭。
鹦哥岭是海南三大山脉之一黎母岭的重要山脉，也是海南

的第二高峰。远处看，山川溪谷纵横交错，天然湖泊星罗棋
布。近处看，山上巨石罗列，蕉林清翠，浓荫蔽日，绿波涟涟，四
面的山坡，因了层林的尽染，翠绿的像一只只金色的音符在秋
风中跳荡。乘着四月的晴日登高远望，巍巍五指山，遥映眼帘，
好一片壮美河山。更为重要的是，这里还是琼崖纵队司令部旧
址所在地，革命战争年代，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
事。站在鹦哥岭，极目远望五指山，清凉的山风里，让人不自觉
地便唱起了那支著名的红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在这里，半个多世纪前的1943年，黎族、苗族人民发起了
白沙起义。这次起义，为琼崖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
劳。站在白沙起义纪念碑前，每一个到访的人都会无不强烈地
感受到，这是一片洒满了先辈热血的土地，这里的山峰曾经就
是起义队伍浴血奋战的地方。山风拂来，吹过耳边的风里，似
乎还回响着当年此起彼伏的不屈的呐喊声、厮杀声。只有不忘
历史，方可砥砺奋进。中华民族反击外来侵略，维护民族独立
的斗争，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下午的时候，车过黎族村寨，眼见得路边有一个简易的商
店，同行的朋友大约是买瓶装水，几个人便信步走了过去。

进到店里，朋友问询式地喊了一声“有人吗”。
从里屋伸出一个脑袋。
买水！
对方说了声自己拿。随后，对着柜台上的微信二维码努

了努嘴，就又回屋忙碌去了。
简单的情景，我们却充满了感动！
——为自己没被当作外人而感动。
是的，这就是黎族村寨！
这就是黎族人！
在这里，人与人之间，信任和信赖仿佛与生俱来。这里的

一切都是自然的，真诚的，亲切的，外面的人到了这里，也不由
得返璞归真。少了机谋，多了朴实；少了戒备，多了轻松；距离
缩小了，封闭的心胸自然就打开了，连笑容也变得真实而柔和。

可亲可敬的土地般厚重的白沙乡亲啊。

海南民族文化“七个一”作品征集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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